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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头题·克孜尔

克孜尔宝库
霍旭初

克孜尔石窟是中国建造最早和地理位置

最西的大型石窟群，是世界佛教艺术的重要遗

产。克孜尔石窟堪称龟兹佛教艺术的绚丽窗

口，同时，也是世界佛教历史研究极其重要的

资料。克孜尔石窟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一直

受到中外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与关注，自十九世

纪被重新发现后，受到中外佛教界、考古界、艺

术界的高度重视，是二十世纪学术界关注的世

界性学术热点之一。

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

七公里木扎提河北岸崖壁上。石窟以中部的苏

格特沟为界，划为四个区域，即谷西区、谷内区、

谷东区和后山区，总体绵延三公里多。现已编号

洞窟二百六十九个，尚存壁画约一万平方米。

佛教肇始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公元前三

世纪时佛教已普及于印度北部，以后又传播到

了与新疆毗邻的中亚地区。公元一世纪中亚兴

起了强大的贵霜王朝，贵霜王朝第三代王迦腻

色迦大力提倡佛教，在其王朝势力扩展下佛教

得到巨大的推进。也就在此形势下，佛教越过

葱岭传入古代新疆地区。于阗与龟兹是我国佛

教首及地区，佛教向中国内地传播，这两地起

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由于经济、文化及东西

方交通等因素，佛教在龟兹很快得到发展，龟

兹成为丝路北道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

佛教何时传入龟兹，历史文献无明确记

载，但在公元三世纪末、四世纪初，龟兹已有不

少佛教信徒到中原翻译佛经。现存资料中明确

为龟兹佛教徒的有三则：西晋太康五年（284）

竺法护在敦煌从龟兹副使羌子侯得到《阿惟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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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遮经》的梵文本，译成汉文，授与沙门法乘，

使此经流布中原；太康七年（286）竺法护译《正

法华经》时，有天竺沙门竺力、龟兹居士帛元信

共同参校；东晋宁康元年（373）月支居士支施

仑在凉州诵出《首楞严经》、《须赖经》、《上金光

首经》，翻译者为归慈（龟兹）王世子帛延。以上

记载可以看出，这些龟兹佛教信徒为“副使”、

“居士”、“世子”身份，都属于社会地位较高的

人。他们都能将梵文或西域文翻成汉文，这反

映出很深的历史文化背景。从一个侧面看出，

此前龟兹佛教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历程。

四世纪中，已有龟兹佛教的直接记载见诸

文献，如《出三藏记集》卷十一《比丘尼戒本所

出本末序》中载：“拘夷（龟兹）国寺甚多，修饰

至丽。王宫雕镂，立佛形象，与寺无异。有寺名

达慕蓝（百七十僧），北山寺名致隶蓝（五十

僧），剑慕王新蓝（六十僧），温宿王蓝（七十

僧）。右四寺佛图舌弥所统。寺僧皆三月一易

屋、床座，或易蓝者。末满五腊，一宿不得无依

止。王新僧伽蓝（九十僧，有年少沙门，字鸠摩

罗，才大高，明大乘学，与舌弥是师徒，而舌弥

阿含学者也）。阿丽蓝（百八十比丘尼），输若干

蓝（五十比丘尼），阿丽跋蓝（三十尼道），右三

寺比丘尼统依舌弥受法戒。比丘尼，外国法不

得独立也。此三寺尼，多是葱岭以东王侯妇女，

为道远集。斯寺用法自整，大有检制。亦三月一

易房，或易寺。出行非大尼三人不行。多持五百

戒。亦无师一宿者辄弹之。”同书卷二还有晋简

文帝时（371～372）沙门僧纯于龟兹国得胡本

《比丘尼大戒》的记载。此外，《晋书·四夷传》

载：“龟兹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

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王宫壮丽，

焕若神居。”从以上记载可以知道在公元四世

纪时，龟兹佛教已十分兴盛。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确定克孜尔石窟的开

凿年代，但根据龟兹佛教的理念和实践的发

展，开凿石窟应该是信仰的必然驱使。龟兹地

区建造佛寺之始，开凿石窟也就应运而生了。

石窟是佛教面向社会的艺术走廊，它是以造型

艺术方式营造的“佛国世界”，促使信徒从艺术

形象中加深对教义的理解，培养深厚的宗

教情感，激发人们对佛教信仰的追求和对

佛陀的崇拜，因而石窟的修建是神圣的功

德之举，是当时社会信仰和宗教生活的精

神结晶。

石窟是佛教艺术的综合体，它包括建

筑、雕塑和壁画。龟兹石窟经历了千余年的

沧桑变化，龟兹石窟遭到人为和自然的严

重破坏，洞窟窟体已残破不堪，雕塑基本无

存，只有壁画保存较好。现在我们对克孜尔

石窟艺术作一鸟瞰式的扫描。

首先介绍石窟建筑：

石窟是根据佛教规定的目的、用途和

佛教的法式与仪轨而建造的，但是在基本

原则不变的情况下，各个洞窟都有不同之
本生故事图 公元五世纪 克孜尔石窟第 17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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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克孜尔石窟的基本类型是：

1．按功能分类：有礼佛窟(亦称佛堂)、讲

经窟(亦称讲堂)、僧房窟。

2．按形制分类：有中心柱窟、方形窟、带

甬道的方形窟（即僧房窟）。形制分类还可细

分。中心柱窟可分为像柱窟和龛柱窟。方形窟

还可分多种类型，并和功能分类相交叉，如有

一部分方形窟属于礼佛功能，而讲经窟全部为

方形窟，还有一部分方形窟属于杂房类洞窟。

在公元四世纪，还发展起来一种立有巨大立佛

像的洞窟，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称为大像窟。

它的功能与礼佛窟相同，形制与中心柱窟基本

一样，只是规模大得多。大像窟是佛教在龟兹

迅猛发展的产物，是龟兹社会经济、文化繁盛

的反映。大像窟可能就兴起于龟兹，它既是中

国内地大佛像的滥觞，也推动了葱岭以西大型

洞窟的建造。著名的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像，建

造时间可能比克孜尔石窟大像窟要晚，可以推

测，克孜尔是大佛像的发源地。

礼佛窟和讲经窟是传播佛教思想的最重

要的场所，也是佛教艺术施展的地方，雕塑与

壁画主要集中在这里。到了克孜尔石窟的繁盛

发展时期，礼佛窟占据石窟的主流，佛教艺术

的精华几乎都体现在这里。完善而成型的中心

柱窟已成为龟兹佛教艺术模式的主要代表，它

沿丝绸之路东渐，在高昌、敦煌、河西走廊和许

多内地石窟中都可以看到它的踪迹和影响。

克孜尔石窟的雕塑原来是非常丰富的。中

心柱窟主室佛龛里大多塑主尊佛坐像，主室两

壁上方设栏台，栏台上置泥塑或木雕天人。方

形窟的窟中央设有佛坛，上塑主尊佛像。大像

窟内不但主尊佛像高大雄伟，两侧都塑有几排

立佛和天人像。有的窟主室凿有几十个龛，里

面均有塑像。大像窟后室都凿有涅般木台，台上

塑大型佛涅般木像，后室前壁和甬道外侧也有塑

像。可惜大部分已荡然无存，只有少量塑像残

存，还有一部分塑像流失国外。从遗存的塑像

看，克孜尔石窟的雕塑艺术十分精美而多样。

早期雕塑汲取了犍陀罗艺术的造型和技法，

中、晚期雕塑突显了龟兹本土的艺术特征。遗

憾的是，在历史大动荡中，雕塑绝大部分遭到

毁灭性的破坏，精美的塑像荡然无存。

克孜尔石窟艺术保存下来的最多的是壁

画，尽管壁画也遭受到无情的毁坏，但遗留下

来的近万平方米的壁画，就成为克孜尔石窟乃

至龟兹石窟最弥足珍贵的佛教艺术遗存，是研

究龟兹佛教文化和龟兹社会生活难得的形象

资料。

克孜尔石窟壁画题材、内容十分丰富，学

者称其是古代龟兹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虽

然它是佛教理念的艺术表达，是佛教“表法”的

龟兹王供养图 公元七世纪 克孜尔第 206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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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但它也记录了现世社会的真实情景。世

俗内容与佛教内容杂糅在一起，组成了龟兹石

窟壁画鲜明的地方特色。为了使人们集中了解

克孜尔石窟壁画的艺术特色，我们以人们熟悉

的、被誉为“故事海洋”的龟兹石窟三大故事

画，来透视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精彩内涵。三大

故事是：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和佛传故事。

本生故事是描绘佛生前无数劫中行种种

菩萨道的善行事迹。佛教继承印度的“轮回”思

想，认为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如不寻求“解脱”，

就永远在“六道”（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

地狱)）中生死相续，无有止息。佛本生故事，就

是描述释迦牟尼成佛前久远而无数生命轮回

的事迹，此间他可为人物，也可成动物。实际上

这些故事来源于情节曲折、哲理深邃、形象生

动的印度民间传说和寓言。在南亚次大陆流传

的本生故事数量很多，据说有五百多种，克孜

尔石窟可达百余种，如今已识明者有七十余

种。主要题材有：“尸毗王本生”、“须陀素弥王

本生”、“快目王本生”、“慈力王本生”、“一切施

王本生”、“毗楞竭梨王本生”、“羼提波梨本

生”、“勒那门者 耶本生”、“设头罗犍宁王本生”，

“修楼婆本生”、“大光明王本生”、“端正王本

生”、“月光王本生”、“须达奴手本生”、“睛炎子本

生”、“摩诃萨地垂本生”、“昙摩钳本生”、“慕魄

太子本生”、“大意本生”、“萨薄本生”、“马璧龙

王本生”、“狮王本生”、“兔王本生”、“象王本

生”、“智马本生”、“猴王本生”、“鹿王本生”、

“鸽本生”、“狮象本生”、“九色鹿本生”、“龟本

生”、“熊本生”等。

这些故事大多分散记录在不同佛经中，有

的故事成为一部独立的佛经，如《太子须达奴手

经》、《佛说大意经》等。绘制克孜尔石窟壁画的

画师，从庞杂的佛经中提炼出一个情节，集中

于一个小小菱形格中，必须十分熟悉故事的精

髓，必须有抽象概括的能力，又必须创造出精

炼的形象，而且众多本生排列在一起，又不能

造成视觉上的雷同，必须以鲜明的个性表达出

不同的故事，足见古代龟兹佛教画师深厚的艺

术功力。如“须达奴手本生”故事：印度古代有一

个叶波国，太子须达奴手乐善好施，有求必应，宫

中财宝，甚至御敌宝象都施舍掉。其父将其与

妻子儿女赶出宫门，在深山中他又将仅有的财

产施于他人，最后一婆罗门要求施舍二子，须

达奴手为了不食诺言，也都情愿施舍。第 38窟菱

格图中的画面是：须达奴手坐在草庐中，庐外站

一婆罗门，二子扑向父亲，不愿离去，可是须达

奴
手已将二子手臂捆绑，将绳端欲交给婆罗门。

这一情节高度概括了故事内容，须达奴手神志安

然，二子扑向父亲又回首以恐惧目光望着婆罗

门。婆罗门羸瘦丑陋，双目射出贪婪的目光，双

手正去接绳头。这一情景，动人心魄，把须达奴手

的施舍精神刻画得淋漓尽致。又如第 114窟

“羼提波梨本生”故事：羼提波梨深山苦修，迦

梨王进山游戏，见羼提波梨，王问为何而修，回

答说：“修行忍辱。”王即拔剑削其双手，又截双

脚，劓鼻割耳，而羼提波梨却面色不改，其心至

诚。这本是一个残忍的场面，但此画却用迦梨

王拔剑和羼提波梨伸出双手的瞬间情节，羼提

波梨神情安然，迦梨王面目凶狠，形成对比，主

题精神表达无遗。其它故事也都情节曲折，形

象生动，构图紧凑，每幅都是精心描绘的艺术

品。还有许多洞窟都有“萨薄本生”，故事是说

有五百商客途经黑暗的大山谷，山谷中时有强

盗出没，众商人恐惧不已。领队的商主名叫萨

薄，为了引领众商脱离险境，把双臂裹上布帛，

浇上酥油点燃照路，引领众商走出了黑暗山

谷。此图除了绘出感人的燃臂壮举外，萨薄与

商人均着“龟兹装”，加上西域常见的驮货物的

骆驼、骡子等，地方生活色彩十分浓郁，是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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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丝绸之路商旅的真实写照。

克孜尔石窟因缘故事，题材广泛，内容丰

富，据统计有一百余种，目前可识别的有五十

余种。因缘故事主要题材有：“梵志燃灯供养佛

缘”、“罗云洗佛足缘”、“须摩提女因缘”、“蛤天

人缘”、“女人误系小儿入井缘”、“梵豫王施谷

缘”、“龙王守护缘”、“舞师女作比丘尼缘”、“贫

女难陀施灯缘”、“小儿播鼗踊戏缘”、“花天供

养缘”、“宝天供养缘”、“沙弥守戒自杀缘”、“受

毒蛇身缘”、“提婆达多砸佛”、“五百大雁升天

缘”、“波赛奇画像缘”、“汪水中虫缘”、“净居天

洗佛缘”、“苏陀夷因缘”、“鬼子母失子缘”、“六

种众生因缘”、“鼓声因缘”、“战遮婆罗门女谤

佛缘”等。因缘故事壁画中有不少极富艺术特

色。“女人误系小儿入井缘”就是一幅引人入胜

的作品。故事讲的是舍卫城有一妇女抱儿到井

边汲水，见佛陀美貌，顿起欲念，误将小儿当水

桶系入井里致死。画面是一女子注目看佛，小

儿被绳系住，妇女双手系绳入井。这简练的画

面诠释了佛所说的“淫火炽盛，能烧善本，淫荒

之上，不识善恶，不别清白，不知缚解”的道理。

“波赛奇画像缘”也是一个颇具情趣的因缘故

事。过去有一国王名波赛奇，笃信佛法，为使民

众都能见佛，令画师来到佛处画佛像，但画

师“适画一处，忘失余处，重更观看，复次下

手，画一忘一，不能使成”。佛便取笔自为画

像。在这个画面中，佛侧身一手托钵，一手

执笔于一比丘所持布帛上作像。在这幅画

里，佛没有那种至高无上的威仪，而是充满

了凡俗的情趣。

佛传故事就是释迦牟尼的生平，描述

他在人间从诞生到涅般木的重要事迹。佛传

故事壁画约有八十余种，目前可识别的有

四十种。佛传故事主要题材有：“梵志燃

灯”、“燃灯佛授记”、“树下诞生”、“七步宣

言”、“二龙洗浴”、“阿私陀占相”、“参诣天祠”、

“太子试艺”、“掷象”、“树下观耕”、“出游四

门”、“宫中娱乐”、“太子惊梦”、“出家决定”、

“车匿备马”、“夜半趾俞城”、“犍陟舐足”、“车匿

告别”、“受出家衣”、“山中苦行”、“牧女奉糜”、

“施吉祥座”、“降魔成道”、“二商奉食”、“四天

王献钵”、“梵天劝请”、“初转法轮”、“观察世

间”、“罗怙罗认父”、“龙王守护”、“频婆娑罗王

归佛”、“耶舍出家”、“富楼那出家”、“降伏迦

叶”、“度舞师女”、“布施竹园”、“帝释闻法”、

“教化五百苦行仙”、“降伏六师外道”、“舍卫城

神变”、“度舍利弗目犍连”、“惟楼罗诛释种”、

“须摩提女请佛”、“罗估罗命名”、“为净饭王说

法”、“毗舍怯出家”、“婆提喇迦继位”、“升三十

三天说法”、“度善爱乾闼婆”、“七宝现示”、“涅
般
木”、“焚棺”、“八王分舍利”、“阿门者世王灵梦复

苏”、“第一次结集”、“明显佛性”等。有些题材

被放到突出的位置，如“降伏魔众”和“降伏六

师外道”。

“降伏魔众”在佛教艺术中广为绘制，但克

孜尔的“降伏魔众”与众不同，它具有深刻的佛

教哲理性。克孜尔“降伏魔众”并不着重魔军恐

怖气氛的渲染，而是用其它石窟同类题材少有

克孜尔谷东区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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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个情节展示出深奥的理念：其一是魔王之

子劝阻其父波旬的情节，画面是魔王之子抱住

魔王的腰，阻止魔王破坏释迦牟尼成道，衬托

出释迦牟尼成佛的必然性和不可抗拒性；其二

是女性装束的地神从地中涌出，为释迦牟尼经

历了千万载的牺牲、奉献、修炼而成佛作证，画

面是女装的地神露出丰身，向释迦合十致敬。

地神形象虽小，但她的出现，起到了点石成金

的作用，视觉效果也非常突出。

“降伏六师外道”题材，在克孜尔石窟以外

是罕见的。这个题材一般绘在中心柱窟主室正

壁上方或前壁入口上方，六师人物均为婆罗门

形象。人物形态描绘得十分生动，用色也很大

胆，外道的须发用红色或石绿色，十分醒目。

除“降伏魔众”、“降伏六师外道”外，中心

柱窟主室顶部中脊部分，还出现了“须摩提女

请佛”的因缘故事。故事讲：女佛教徒须摩提为

了说服婆家皈依佛教，请来释迦牟尼和众弟子

说法，最后婆家都皈依了佛教。“须摩提女请

佛”故事用长卷式构图表现，佛的几位弟子各

驾不同禽兽，乘祥云，浩浩荡荡而至，人物造型

各异，形态生动，很有视觉冲击力，且富有浓烈

的装饰性、图案性。

涅般木图是佛传故事中丰富多彩的部分，其

中有的故事既是连续的涅般木故事的一部分，又

是可以单独表现的故事。这类题材有：“阿门者世

王闷绝复苏”、“善爱乾达婆王皈依”、“须拔陀

罗先佛入灭”、“密迹金刚哀恋”、“梵天帝释举

哀”、“拘尸那城力士举哀”、“焚棺”、“阿难等弟

子举哀”、“迦叶捧足”、“七宝现示”、“伎乐天赞

叹”、“八王分争舍利”、“树神现示”、“第一次结

集”、“起塔供养”、“大雁环绕”、“天相展示”、

“显明佛性”等内容。特别值得欣赏的是第 205

窟的“阿门者世王闷绝复苏图”，该图中的行雨大

臣手执一布帛，其上绘出：树下诞生、降魔成

道、初转法轮和涅般木四相图。这种图中有画的

独到构思，堪称壁画中之绝品。

在佛传故事中，还显示出原始佛教和部派

佛教时期“业报轮回”的内容，如“佛受九罪报”

的故事。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认为，释迦牟尼

涅般木前与普通人一样，是父母所生的肉身，尽

管他觉悟成佛成为圣人，但他仍有“烦恼”与

“情欲”，仍有娶妻生子的生活，而且佛陀前世

也曾有过“恶行”，故现世就要遭到“报应”。东

汉时康孟详翻译过《佛兴起行经》，记录佛一生

中十个受“报应”的事迹。后来归纳为九件事，

故称“九罪报”。克孜尔壁画中可对应的有：“旃

遮婆罗门女谤佛”、“提婆达多砸佛”、“毗楼璃

王诛释种佛头痛”、“受婆罗门请而食马麦”、

“六年苦行”、“乞食不得空钵而返”等。这些故

事题材是研究佛教史、佛教派属、佛教思想非

常难得的珍贵资料。

在克孜尔石窟中，描绘音乐舞蹈的壁画遍

布各个角落，使肃穆的佛国世界充满活力和美

感。龟兹地区素以音乐繁盛蜚声遐迩，玄奘《大

唐西域记》赞誉龟兹“管弦伎乐，特善诸国”，史

书上对龟兹乐的记录也十分可观，克孜尔石窟

繁盛的乐舞壁画，就是这种社会艺术生活的反

映。克孜尔石窟壁画乐舞形象有以下几个方面

的特色：

1.描绘佛国天界绚丽的乐舞活动的“天宫

伎乐”，在克孜尔石窟中十分显著。名传遐迩的

第 38窟“天宫伎乐”，最有代表性，是我国内地

石窟繁盛“天宫伎乐”的源头与楷模。再如第

100窟，在高大的洞窟主室的左、右、前三壁上

端绘出庞大的“天宫伎乐”，伎乐共达五十二

身，是西域“天宫伎乐”规模的顶峰。

2.“佛说法图”中，释迦牟尼两侧均有曼妙

的伎乐陪衬，舞伎姿态婀娜，乐伎乐兴酣浓，将

释迦牟尼度化众生的功德，注入浓郁的艺术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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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这在其它地方的石窟中是看不到的。

3.中心柱洞窟后室均是佛涅般木的部位，应

该是最肃穆的场合，但龟兹佛教却绘出了大量

的飞天，有的散花，有的奏乐。佛教认为涅般木是

最后的解脱，涅般木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用音

乐舞蹈来向佛涅般木表示举哀，看来是视乐舞艺

术为灵魂的龟兹人最虔诚的供奉和表达。

4.众多的以伎乐为题材的因缘故事，是克

孜尔石窟壁画又一突出的特点，如“乾闼婆作

乐赞佛缘”、“小儿播鼗踊戏缘”、“舞师女作此

丘尼缘”、“鼓声因缘”等。有些乐舞题材故事或

许是在龟兹创作的，如“小儿播鼗踊戏缘”，讲

的是因果故事，但故事中的小儿耍弄的乐器，

却是我国中原传统的鼗鼓（拨浪鼓），这显然不

是印度的原版故事，同时也反映出汉地文化对

龟兹的影响。

5.龟兹乐舞对世界东方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而音乐的势力最大。南北朝、隋唐、宋代是龟兹

乐在中原大放异彩的时期，也是龟兹本地音乐

艺术繁盛的高潮时期。此时期的龟兹广泛吸收

各地乐器，补充到自己的乐器组合中。从克孜

尔石窟壁画中，不难看到这一点。到了公元七

世纪，克孜尔石窟壁画乐器总计达二十个种

类，这与史籍上记载的隋唐时期的龟兹乐的乐

器编制基本一致。龟兹乐器来源分别属印度

系、西亚系、中原系和龟兹本地。这正是南北

朝、隋唐之际东西文化频繁交流的一个例证。

龟兹壁画中的乐器的描绘对敦煌以及内地各

石窟艺术都有很深远的影响。莫高窟隋唐时大

型经变画的乐器编制，基本上是由龟兹乐器与

中原乐器组合而成的。

克孜尔石窟壁画另一个亮点，是大量的供

养人形象。供养人即造窟的出资人，亦称施主。

供养人不属于佛国人物，其形象完全是世俗人

生活的写真，故是研究龟兹社会生活的宝贵资

料。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多幅是龟兹国王和王

族供养像，并且有古龟兹文的题记。从供养人

图像和文字题记中，可以探视出相应的时代特

征，这对研究龟兹石窟的年代分期与龟兹文化

发展史，都有重要的意义。

在扫描克孜尔石窟主要艺术特色之余，我

们要略述一下克孜尔石窟千年辉煌后的沧桑

命运。

灿烂的克孜尔石窟在经历了近六世纪的辉

煌之后，空前的灾难降临到这株艳丽奇葩的身

上。克孜尔石窟经历了两次大的浩劫：第一次是

众所周知的新疆历史大动荡、大变革时的毁灭

性破坏，佛教寺院夷为平地，石窟遭到摧残，龟

兹佛教文化毁于一旦，剩余的龟兹佛教艺术淹

没在历史尘埃之中；第二次是十九世纪后期，西

方列强染指新疆，在所谓“探险发现”的活动中，

一大批文物被劫往海外。克孜尔石窟壁画是他

们疯狂剥窃的重点，约五百平方米的壁画脱离

母体，流散西方，成为继敦煌之后的我国又一部

文化伤心史。不过，在感伤克孜尔石窟艺术不幸

的同时，我们也得到另一面的欣慰：流失海外的

龟兹石窟文物，在国外一批学者的锲而不舍的

努力下，获得显著的研究成果，成了二十世纪国

际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为“龟兹学”的建立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龟兹学”是继“敦煌学”后兴

起的又一国际性显学。在西方学术成果的影响

和刺激下，我国的“西域学”、“龟兹学”、“高昌

学”、“于阗学”应运而生并奋起直追，亦取得了

巨大的成就。克孜尔石窟是一座尚未完全开发

的思想、艺术宝库，克孜尔石窟艺术研究尚有巨

大的空间，它的深邃内涵，需要我们付出巨大力

量去发掘。通过科学的探究，必将使那千年前龟

兹人的生活面貌、宗教信仰、精神追求和审美情

趣逐渐展示在世人面前，一睹那久远的让人荡

气回肠的壮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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